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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人游行、留守或离场：公民社会变幻后的大坑西邨拒迁抗议

大坑西邨正在倒数，邨民想法纵有不同，仍共同面对居民抗议的重重困难。

大坑西邨是香港现存唯一私营廉租屋邨，59年过去，邨内残旧失修，重建呼声已逾十年，直至2021年落实重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走入九龙石殎尾大坑西邨的大厦，十室九空，零星居民正背著家当爬楼梯。街坊碰面打招呼， “搬去哪？”、“执拾得如何？”有邨民打趣道，已搬到元朗锦上
路的过渡性房屋，几乎一下楼便能碰见大坑西街坊。

大坑西邨是香港现存唯一私营廉租屋邨，59年过去，邨内残旧失修，重建呼声已逾十年，直至2021年落实重建，平民屋宇却改变原来的安置方案——居民
要通过资格审查才可在重建后搬回，期间须自行寻觅落脚处。

尽管平民屋宇提供租金津贴，却难平部份居民愤慨：有长者难以租屋，有人质疑平民屋宇欠缺沟通、以法律逼迁，有人不满资格筛查⋯⋯近年有关重建逼迁
的群众运动不多，邨民的多番组织请愿成为罕见景象。今年初平民屋宇向拒迁的59户发传讯令，要求收回单位，不少原打算抗争的居民选择离开；亦有十多
户上庭抗辩到底，甚至上街游行。

2024年3月15日，是大坑西邨原定搬迁“死线”。过后，邨内未归于平静——留守者卖力讲解理据，“打卡”的游人驻足聆听，还有未及搬离的居民。端传媒访
问了坚持留守、选择离去的居民，以及参与争取的前区议员，在重建者冷处理、公民社会瓦解的现实中，这场居民运动怎样走过来，又如何走下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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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年多变的重建方案

系在民乐楼的“悲”、“惨”手写大字报、邨内挂满以红色油漆写成的标语，均出自拒迁户郭基权之手。访问时，64岁的他身穿写有“公义何在”的外套，打趣
道，留守居民又有横额被剪掉了，衣服总不会被剪吧。

十多年前，他迁入太太居住的大坑西邨。郭太至今已住了59年，父亲去世后便继承房屋户籍：“除了旅行、有段时间北上工作，未离开过大坑西。”平时，她
听开门声就知哪户出门、放工回家。

大坑西邨共八座大厦，于1964年起陆续落成，以低于市价租金予低收入者租住，截至去年，共有1236户住客。建屋公司为“香港平民屋宇”，政府当年批地
予其起屋。

多年过去，大坑西邨楼宇残旧、渗水，2016年获城规会批准重建，当时方案为分阶段重建，翌年公布居民可选择先安置在未重建大厦。2019年，平屋指对
原有住户租住或购买新单位不设资格审查。

2021年3月，市建局入局合作重建，新计划提供2000伙“首置”单位，将设会所、零售餐饮楼面及车位，并设平台花园、社福设施等。其余1300伙用作安置
现有住户，预计2029年竣工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hongkong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featur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8J0CVXr4JOk


2024年3月下旬，已过了大坑西邨原定搬迁“死线”，人流稀少，邨内残旧失修，但仍留下不少邨民的居住痕迹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











同年10月，平民屋宇推翻当年的原址安置，要求居民重建期间自行寻找居所，并增设回迁资格审查，条件包括以大坑西邨单位为唯一居所、没在港拥有住宅
物业、没享用公营房屋等。

去年6月，回迁细则正式出炉，合资格居民可选择拿取5年的租金及搬迁津贴，如二人家庭可获60万津贴港元加3.8万元搬迁费，以五年重建期计算，每月将
获1万港元津贴。大坑西最小单位为约261呎，翻查租楼网站，若每月自行补贴一二千元，能租住约160呎至290呎邻区单位，视乎楼龄；假若未能如期回
迁，住户要付更多租金。

待重建完成后，原住户再次通过资产审查才能回迁；他们也可领取一次性津贴永久迁出。若不符回迁资格，只可拿取每人10万元津贴。最终约800户选择回
迁。

看到回迁方案后，郭基权深感不岔，纵有资格回迁也拒绝退租。邨内逾四成居民为75岁或以上，他说不少长者对条款一知半解，加上平民屋宇连发律师信，
才签下退租协议。他看到不少住户租屋时因年长被拒，他也担忧期间加租、租约期满后再次搬屋。他认为平民屋宇违反了行政会议、城规会提出的妥善安
置。

2021年施政报告中，提及行政会议批准重建的“先决条件是平民公司必须妥善安署原有租户”；城规会2016年亦设下“指引性条款”，要求政府不应在迁置安
排未圆满解决前，为重建计划修订契约，2021年亦有强调与居民妥善沟通的指引性条款。

郭举起一叠砖头般厚的文件夹，痛斥退租协议不利居民。平民屋宇保证回迁单位每人不少于7平方（约75呎），他要求单位面积与现时约300呎相若；住户
亦须签署承诺书，日后不能向政府及相关机构申索。他又质疑，平民屋宇从未承诺若无法如期回迁，能否继续获租金津贴。



系在民乐楼的“悲”、“惨”手写大字报，邨内挂满以红色油漆写成的标语，均出自拒迁户郭基权之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拒迁户的一人游行

2024年3月中，郭基权身写满“惨”字的白衣牛仔裤，敲著平㡳锅，推著的手推车系有发泡胶板，写上“公义何在”，独自行走深水埗街头吆喝：“平民屋宇无
良！”这是香港近年罕见的、有关重建逼迁的示威游行。

事源今年2月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访港，郭基权本打算一人请愿：“以往居民游行请愿，事前通知警方，一般而言都会尽量安排。”但他指，
对方特地来电警告有被捕风险。他遂放弃计划，并在3月一人游行，途中被六警截查并带回警署，他指自己被没收示威道具。

他挂标语、构思激烈口号，是期望争取关注，“十个小媒体报，大媒体也不能不报吧。”

公布回迁方案前，居民曾多次要求会晤平民屋宇，但一再落空，亦曾自行办座谈会及公听会。2021年10月，平民屋宇才突然通知住户需要迁出，推翻原址
安置方案及免资产审查承诺。尽管平民屋宇指已举办16场居民简介会，但大部分受访者向记者表示，不少住户在媒体引述消息后始知曾办简介会；去年6月
公布回迁细则时，才首次召开居民大会。



64岁的拒迁户郭基权身穿写有“公义何在”的外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郭基权心中，平民屋宇早已“诚信破产”。回迁方案公布后，郭基权随其他居民到特首办、城规会、区议会、立法会申诉部请愿，但都不得要领。去年10

月，他随队到礼宾府请愿，“找一辆旅游巴，让警察绕两个圈，去到中环， 就放我们下车，叫叫口号，就只是这样。”

他越觉投诉无门，又因为一次陪同居民向平屋上诉争持后、居民重获资格，他开始认为激烈行动会比请愿更有用，于是出现了3月的一人示威行动。

郭基权感觉，社会关注度才刚起动，“（标语）其实也是种标奇立异......第一下吸引眼球，才会有兴趣（了解诉求）。”但执法部门曾来电，指大字报令人不
安，要求移除；他又曾到主教山挂上“先妥善安置”标语，结果不足一小时便被警方拆除。

面对收屋传讯令，他已呈交抗辩理由给法援，等待批核，但他信心不大。有留守居民向端传媒表示，大部分拒迁户无法申领法援，目前正上诉。

郭基权不服气，“对这么大规模的搬迁安排，政府不关不顾、不闻不问，是不是负责任的政府呢？”政府多次表示大坑西是私营出租屋邨，承批人是平民屋
宇，有责任安置居民。郭基权坦言，现在可能是敏感时期，自己无意触犯红线，仅从民生角度评论：“在这方面，我只能够讲到这里。政府如果这样，你们接
不接受呢？”

“原居民”要求：一屋换一屋

1952年，九龙仔大坑西木屋区遭火灾烧毁，同年成立的非牟利团体“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”在该处兴建“光民村”平房。

翌年，黄桂强一家迁入光民村3区4巷85号，并签署租购合约，购买该单位。1961年，政府要求清拆光民村第3至5区，黄家迁入东头村徙置区。同年，政府
向平民屋宇批出大坑西邨土地兴建廉租屋邨，落成后，黄家获安置入邨。



黄桂强去年11月成立“大坑西原居民暨居民申诉组”，为有光民村背景的原居民发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黄桂强激动地提高嗓音，“父母说，我们几代人都在这条村，是我们的祖屋。”

在平民屋宇要求交回“住户资料声明书”时，他不满回迁方案，拒绝填写资料，只在声明书上写下反对意见，被以“拒绝填写资料”为由被取消资格。他要求取
消资产审查，质疑对方“搬龙门”。有邨民亦因用水量低被判定不是唯一居所，失去资格。

市建局的首置单位占重建后四分三居住面积，大坑西邨位于地铁站上盖，属优质地段。大坑西邨居民权益关注组认为政府在事件中有安置责任，让部分有需
要居民上公屋，却一直推卸责任给平民屋宇；加上当初政府以低地价批出地皮，又在1981年转介公屋住户到邨内居住，反映大坑西不完全属私营。

关注组又指曾接居民求助，因住大坑西邨而无法申请公屋及白表居屋，认为这反映政府视该邨等同公共房屋。2021年，《香港01》引政府消息人士指居民
一直都可以申请公屋、居屋、首置。

黄桂强则认为，“我不需要公屋，只想争取‘一屋换一屋’（即回迁单位），并要求政府监察平民屋宇。”他已入禀司法覆核，要求公开市建局与平民屋宇签署
的合作备忘录。

他在去年11月成立“大坑西原居民暨居民申诉组”，组内约有十几名留守居民。他们在邨内摆街站收集居民意见，又去不同政府部门递交请愿信。去年12月，
包括黄桂强在内的一众居民到立法会申诉部，与议员狄志远、容海恩见面，表达诉求，但黄会后致函对方三四次，至今未获回信。



大坑西邨居民权益关注组主席欧阳洁珍，0年前迁入大坑西邨，现与女儿同住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关注组主席：对簿公堂胜算不足

访问当日，“大坑西邨居民权益关注组”主席欧阳洁珍略显疲态。她点起烟，一根根地抽，“ 其实我戒了30多年。现在压力太大，要自己抽烟松弛一下。”

欧阳洁珍逾30年前迁入大坑西邨，与女儿同住。十多年前，她参与关注组旅行团，结识时任主席，对方邀请她有空来开会。2011年，她在街坊推举下接
棒，当时“很轻松，每三个月开一下邨管会，反映居民意见。”

近年敲定重建安排，关注组与居民密锣紧鼓地在邨内摆街站，收集意见，又约见官员、开记招、请愿，甚至礼宾府、特首办都去过几次。她苦笑，面对传媒
时压力大得屡屡失眠，“很怕说的话有不足之处⋯⋯会不会我说错什么，让人误会？”

谈起街坊，她稍微精神起来。有居民年纪大，找了地产代理十几次，仍租不到楼；有街坊丈夫刚做完大手术，未知能否申请公屋体恤安置。她质疑，平民屋
宇做不到“妥善安置”，甚至有住户家庭分离，有居民只能送同住的高龄母亲到老人院，自己亦申请元朗过渡屋中，但距女儿工作地点太远，两人只能无奈分
开居住。

去年12月，平民屋宇终于会见几名居民代表，欧阳问屋邨经理，五年后若未如期回迁，会否再有额外津贴，“（对方）就是在兜圈⋯⋯只是口头说，五年后
一定建好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”

关注组去年6月起曾收集317名居民意见，98%受访者认为迁置方案未能做到妥善安置，96%要求停止高压手段。



2024年3月21日，已过了大坑西邨原定搬迁“死线”，人流稀疏，但邨内有不少示威标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过去半年的周末，总见欧阳洁珍在大坑西邨拿著咪，向游人介绍邨内历史。关注组近年与独立书店、餐厅合办导赏团，又办摄影日和社区剧场等活动，盼将
居民故事带出邨外。“只可以做这些。但是政府不理我们，最主要就是整个政府不作为。”曾有议员著街坊找民协，居民亦曾到建制派直选议员拉票的街站请
愿，但不获回应，使他们不少人对现届议员信任薄弱。

去年8月底起，拒迁住户收过数封律师信，今年初，平民屋宇以租务条例状告剩余拒迁居民。她咨询法律意见后，觉得胜算不高，居民们又无把握定能申请
法援，唯有妥协。“好无奈……我们这些小市民，如果真的对簿公堂，法援又申请不到的话，我们会面对的支出是多少呢？大家都不知道。”

与女儿商量后，她决定签退租协议。“直到坐在律师楼，我仍问女儿，你让妈妈继续下去，与它（平民屋宇）对簿公堂，好吗？我女儿说，你拿什么跟人家
斗，还有大家也知道……算了，23条通过了。不要说了。”

社会变幻时，居民运动困难重重

访问当天，谭国侨接到大坑西街坊的来电，他因未及时迁出，被平屋入禀追讨赔偿，致电谭求助。自2014年重建消息数度传出，街坊都会找民协征询法律、
政策意见。

在居民大会、记者会、请愿等场合，总见前大坑西区议员谭国侨在旁发言。“其实从（去年）6月开始，已察觉到居民不多杠杆条件——即是社会力量，包括
民间及议会力量。”他分析，平屋及政府“冷处理”居民诉求，又以法律手段逼迁，加上社会环境变化，居民运动难度倍增。



前大坑西区议员谭国侨与邨民倾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11年，他接替前大坑西选区议员、同属民协的王桂云，出选该区却落败，四年后正式当选。直至2019年社会运动后，2021年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效忠政
权，再传消息指将向不宣誓区议员追薪，引发民主派议员辞职潮，谭随之辞任，但继续跟进重建。

民协以社区工作起家，聚集基层生活的深水埗被称为民协“老巢”——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前，上届25名深水埗区议员，11人来自民协。

谭国侨尚有公职身份时，可透过区会拨资源，例如资助公听会、做居民意见调查、印横额，亦可成立研究小组；他不时草拟文件，再联合其他议员呈交区议
会。去年6月，民协区议员李庭丰提出临时动议，促停止以高压手段迫迁邨民，民建联两名区议员随即离场，最终由5名非建制派议员通过动议。

但他亦承认区议会实质作用有限，“视乎政治环境，政府施政时会否考虑多些社会声音。”他感觉政治环境变得 top-down（由上而下）。另一方面，九龙西
选区立法会议员均表示回迁方案合理、安排贴心，谭国侨说：“这很少见。不谈政治立场，在民生议题上，直选议员第一步都应先听取受影响民众意见。”

2023年区议会改制，民协虽想参赛但无法取得提名。民主派议员亦绝迹立法会、区议会。

谭国侨认为以往议会光谱较阔，不同阵营对民生议题虽取态不一，仍可协助在立法会带出讨论。他记得2016年时，民协在立法会并无议席，但有时任民主派
议员乐意协助，比如已离港的张超雄。2018年时任民主派议员涂谨申发起视察大坑西邨，促成建制及民主派共6名议员一同落区：“不落区，你就‘蚀章’。选
举要讲形象。”但现时议会与政府步伐一致，议员更缺诱因处理当局已有立场的议题。



郭基权在大坑西邨在家窗外，挂了一个写上“要安置”的装置，表达诉求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居民运动也须公民团体、传媒等互相协作。民间团体可以壮大声势和关注度，但他指国安法后大量团体解散，即使有团体关注大坑西，也多数个别来了解，
组织的力量碎片化，“做不回菜园村那时，多个团体联合起来，公开批评。”现在也只有网媒、小型媒体追访邨民的理据。

谭国侨指，现在不少重要进展是由亲建制媒体发放消息，居民看报纸电视始知重建安排。请愿也不同，“以前（警方）直头帮你开路，现在提你说话要小心，
不要犯法。”

但他认为争取未完，未来会以“制度容许的方式”，如组织回迁的居民、司法覆核，监察能否如期回迁等等。但居民运动讲求“街坊之间团火”，很少居民有能
力上庭，大家选择和诉求各异，团结并不容易。

旧区重建计划陆续出台，有大坑西邨在前，能否预视其他居民运动的空间？虽预计短期形势没大变化，谭国侨并不完全悲观，他指23条已获通过，“政治问
题解决后，接下来有许多民生议题，期望有条件更宽松处理民生。”这取决于特区政府及北京能否容许民生上的不同声音。

“有瓦遮头也没用，心灵补救不了”

“重建工作即将开始，此通道会于2024年4月22日起关闭。”近日，保安关上大坑西邨各出入口大闸，在铁丝网挂起横额。邨内张贴通告，平民屋宇指基于保
安理由、清拆工作即将展开，谢绝外人探访。



2024年4月24日，大坑西邨闸口已经有保安驻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冷清的屋邨中夹杂著愤慨的气息。申诉组依旧每天摆街站，郭基权四处搜罗街市的发泡胶板、木板，汗流浃背地提笔挥毫，制成各种示威牌挂满邨内。

重建大手已抹走邨内生活的景象——曾坐满居民的长椅，渐渐人影稀疏。走入大厦，若仅余的住户扭开电视，或说话声线稍大，声音便在整层回荡。入夜后
遥望屋邨，灯火零落。

在幽静的走廊里，记者遇上住在民安楼的刘小姐。她本打算拒迁到底，但一封封律师信无声警告下，只能无奈退租，“法律都是有钱人玩意。”她和母亲衡量
租金后，只能搬去马鞍山。

重建对老邨民的打击最大。她指向屋内说，79岁母亲在邨内多年的“晨运 friend”早已各散东西，“有搬去深水埗的老街坊来电，说好闷，隔离左右都不认
识。”那区人烟稠密，不像大坑西有大片空地，甚至走出家门便能与邻居聊天，“现在只能在家走来走去......有瓦遮头也没用，老人家身心灵补救不了。”她
说。



大坑西邨的一位长者拖著纸皮箱在邨内慢行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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